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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凡小说的艺术技巧 

 

马凡的微型小说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给人一种浑然天成之感。他的

小说叙述层次清晰，交代周详，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如《抢手货》先写

陋巷之陋，鲜少有人光顾，却出现了两个警探式的人物，令人疑惑莫解，使得

小说顿生波澜。接着又来了几个人，与前来者发生武斗，后来者不敌而败退，

更使人疑窦丛生。然后写前来者抬着一个布包袱放到车上，扬长而去，人们不

知何物，又产生疑窦。 后写驼背夫妇发现残疾儿子失踪。这一系列情节，波

澜起伏，脉络清楚，不枝不蔓，尤其是层层设置悬念，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

术效果。 

在结构上作家借鉴了戏剧创作的“突转”的手法，在情节发展的关键部位

戛然而止，引出相逆的结果。这不仅营造了波折性的惊奇，而且能画龙点睛地

暗示出主旨，使读者豁然开朗。如《涅槃》，对万富自杀的原因，警方历经十年

没有破案，而一个醉汉的一句“没有子嗣继承大业”的话，却一语中的。这里

在醉与不醉的对应中，促使人思考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此外，马凡还运

用了多种艺术手段来突显其表达效果。如《求禅》中的景物描写，充满诗情画

意，渲染了神秘的气氛，恰与“心明大师”的骗术形成鲜明的对照。《孪生双鸡

头》运用荒诞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反映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大钞》以

鬼钞为象征，暗示出积恶必亡的必然逻辑。《竞赛》则以对话形式，通过学者与

司机的对话，道出了龟兔赛跑的新故事，既有风趣和新意，也显得作品简洁而

生动。[1] 

人，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体，不管作家是想要表达理念或是想法，都是以

人为主体而扩展的。小说的主体活动，就是展现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是文

中的主人公。要突出文中主人公的位置，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小说写人，

小说离不开人，没有人，小说就没有所谓的文学性质，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去

致力表现好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以及主要人物。写小说，就和讲故事一样，从

文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好一个故事的技巧。而要把一个故事讲好，把一个故

                                                        
[1] 赵朕.憎爱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J].盐城师院学报，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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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讲得耐读有趣，这就是一种文学能力，既是天赋的，也是后天技术的训练，

两者的奇妙结合，就会使自己诉说的故事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写小说，是需

要讲究一定的技巧的。 

其一是取材要讲究，取材往往来至生活，所以任何一个有名气的小说家不

可能不体验生活。他们有的甚至十分的贫困，来至社会的 底层，但是他们得

到了生活的丰富题材积累。小说家一般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却照样能写出好

的小说，比如高尔基，而他的取材就来自社会的 底层。 

其二是想象力要丰富，一般小说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文无定法，都是有

感而发。纵观历代小说家，他们的创作无不是有感而发。也只有有了生活的感

觉，有了生活的感受，才能够写得好的小说作品出来。他们一旦有了感觉，不

写出来，就会憋得慌，就会不舒服。所以他们的创作，往往可以一气呵成。而

他们的感情也往往都很脆弱，他们可以时而哭，时而笑。所以作家一般自杀的

都比较多，比如老舍。 

其三是文字优美，内容大气，跌荡起伏，给人艺术美的享受。小说本来就

是文字表达的艺术，用文字来表达一个主人公的爱情、亲情、感情以及思想动

态，来体现人性，人的本性。用一种温暖的笔调，来阐述一个人的命运。 

其四是小说的结构要生动合理。小说的开头，一般要有震撼性，要制造悬

念。小说的内容要生动，细节要感人。小说的结尾，一定要有意外，这样才能

体现小说的艺术美和价值美。 

其五要善于进行细节修改，通过不断的修改，来体现人物的命运发展，来

体现文学的价值。 

马凡的任何一篇优秀的小说，它应该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人以思想的 

反思，给予某种生存悖论以巨大的明确性、说服力。[1] 

 

第一节 审美视角的转移 

 

从叙事审美效果来看，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转换至少给小说带来三个方

                                                        
[1] 凡一平.广西作家凡一平谈小说创作[J].小说阅读网. http://www.readno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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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响。其一，缩短了故事内容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同一件事第一人称亲历者叙述和第三人称转述，审美效果大不一样。在第三人

称转述中，因为叙述者站在与故事无关的立场进行叙述，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

距离显而易见，所以，读者和作品中的故事内容也是有距离的。但在第一人称

叙述中，因为叙述者不再站在故事外，而是亲自参与故事内容或者与所讲述的

事件有直接关系，因此，故事的可信度和亲切感大大增强，容易引起读者感情

上的共鸣。其二，在描写平淡无奇的事件时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效果。

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中，叙述者的目光通常比较主观，尤其是当叙述者

“我”以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叙事时，因其对事实真相或对正在发生的

事件的前景无法预知，所以容易产生悬念，给人造成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 

其三，成功地造成三个结构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 

文学艺术家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怎样选取素材进行构思，该在哪

里着眼，何处落笔等，都有一个角度问题，犹如一个摄影师在拍摄景物时不能

不选择角度一样。而不同的叙事角度（或称叙事视点），会使读者对故事里的种

种事情有不同的情感态度，不同的评价。角度不同，评价不同，这个故事带的

感情色彩就不同，故事的气氛就不同，给读者的心理效果也就不同。艺术创作

要考虑对读者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所以要考虑叙事角度的问题。

叙事角度的问题，是叙事方法中的一个问题，也是艺术构思中的问题，同提炼

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主题都有关系。一部作品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描写与反

映，但却只有一个 佳角度，能确切地恰到好处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所以，优

秀的有才能的文学艺术家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这个 佳的艺术角度，使作品获得

好的艺术效果。[1] 

像《矮脚虎叔》的主人公本来是个其貌不扬、在街口摆食摊的小贩，在社

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人瞧得起。而当传言他买彩票中了彩时，与他毫不相干

的荣誉头衔和捐费名目就接踵而来。其实那些狗苟蝇营的登门送聘任书者，道

貌岸然却心灵卑鄙。把各种人的形态都表现出来了，可谓再恰当不过的角度

了。正是这个巧妙的角度，使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个性特征得到了淋漓尽

                                                        
[1] 耿宝强.选择 佳叙事角度[J].语文报·教师版,第 104 期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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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集中而深刻的展现。 

这么个叙事角度，有助于刻画阿清的性格，同时也加重了这个故事的 

气氛。 

一般情况下，一部作品采用一个叙事角度，但为了表达的需要，有的作品

的几个部分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而马凡先生的很多作品就体现了这样的叙事

角度，不但有助于刻画这几个叙事者的独特性格和精神状态，而且使人感受到

一种浓厚的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气氛。还有的则是整部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叙事

角度，有时又从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角度展开，每个人物想的、干的，作者都知

道；但是有时候，作者又采用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视点来写。可见，艺术创作中

的角度选择是多么重要。有了合适的角度，才能把零乱的生活素材往这一点上

汇集，才能沿着它循序成章，一气呵成，构筑起艺术的大厦。马凡说：“我以

为，选取角度是能够标志作家眼光敏锐程度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个艺术形式问

题，因为它包含着立意构思的创新”。 

选择叙事角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实质上，它首先是生活的问

题，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才能为选择 佳的艺术角度提供条件。其次，要获

得 佳的叙事角度，还要有一双善于观察、发现事物内蕴的眼睛，只有透过事

物表面，发掘蕴藏在深处的奥秘，才能找到 佳的角度。第三，必须对生活有

新感受、新理解、新认识，这样，新的艺术角度才能随之产生。 后，只有从

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与主题出发，量体裁衣，才能确定 佳的叙事角度。 [1] 

马凡的小说创作就善于从生活出发选择叙述角度，还是拿《矮脚虎叔》举例。

小说就写了一个其貌不扬、在街口摆食摊的小贩，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

人瞧得起。而当传言他买彩票中了彩时，与他毫不相干的荣誉头衔和捐费名目

就接踵而来。其实那些狗苟蝇营的登门送聘任书者，道貌岸然却心灵卑鄙。 

马凡因为深切地感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而描绘了一系列主要生活在底层的人物

的精神世界。 

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曰外视角，即由作家以叙事人

的身份作叙述。二曰内视角，作者让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或某几个人物充当 

                                                        
[1] 耿宝强.选择 佳叙事角度[J].语文报·教师版，第 104 期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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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小说叙述视角的运用，日益 

丰富、复杂、多样化，它往往是复式的，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始终处于 

流动和变化的状态。它跟作家对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有密切关系，它所投射的

视线网络通向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心灵，跟随人物活动所展示的各种关系和场景

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外视角是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进行艺术构思，塑造

人物，设计情节的出发点。有不少场面和情境，作家之所以采用外视角和叙述

方式来写，决非事出无因。外视角比起内视角来，也有它自身的有利条件， 

视野比内视角开阔。作家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可以纵观全局，把小说中的各个

部分。各种环节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生活容量较大、线索较

多、头绪纷繁的中长篇小说，外视角的叙述常常起着穿针引线、结构全篇的 

作用。作为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外视角和内视角的运用，决非孤立绝缘，相

互排斥；恰恰相反，两者倒是经常互相渗透，复合交叠在一起的。外视角不时

作为人物内视角跳跃、转换、交迭过程中的中介，起着调节作用。愈是内视角

变化多端，就愈需要外视角去光照，去统帅，由此来显示作家刻画人物和驾驭

题材的艺术才能。视角选择的准备性往往取决于作家艺术构思的深刻性。视角

的选择和转换，与作家艺术构思的密切关系，另一个特点还表现在，这种艺术

设计往往寓有深意，可以起到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1]例如马凡的《阴沟》所写

的阴沟堵塞，邻里们相互埋怨和推脱，谁也不动手清理。直到阴沟溢水，那个

张先生还坐而论道， 后以他掉进阴沟的结局，通过对邻居的描写，对其自命

清高的小市民心理污秽给予了绝妙的讽刺。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小说创作的中心课题是写人，也即是塑造具有

鲜明、独特个性的各种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遇、行动、相互关系所

构成的一幅幅错综复杂的人生图画，从而反映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 

时代精神风貌，给人以灵魂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要把人写“活”，一方面，作家

得了解人，熟悉人，尊重人，按照每个人自身的性格逻辑，写出他们在特定 

情境和势态下的各种活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语言、行动。另一方面，作家

对自己笔下的每个人物，不能没有一定的审美评价。所谓现实主义精神，  

                                                        
[1]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08-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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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一条，就是直面人生，敢于大胆揭露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不掩盖，不 

粉饰。当然，这种揭露是在正确的审美评价下的揭露，不能偏离方向。我们 

认为马凡对社会阴暗面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他的艺术描绘颇有个性 

特色。[1] 

 

第二节 叙述语调的变换 

 

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又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实践活动，叙述语调的形成也会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每个

作家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这

些都影响、制约着他们独特的生活体验方式、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和艺术表达

方式，也必将影响到他的叙述语调。另一方面，作家所面对的不同生活内容和

不同的题材、素材也会对叙述语调的形成产生影响。具有个性心理特征的作家

受到某种生活内容的刺激，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情绪活动一种创作冲动，这种 

情绪活动必然引起创作主体的一种情感评价，由此产生作家的一种心理情调 

(态度)。这种心理情调就是形成叙述语调的心理基础。 

在审美心理模型向语言形式模型的转换中，这种心理情调就会自动为叙述

语言“着色”、“谱曲”，使之带上感情色彩，把作家的心理律动外化为叙述语言

中的节奏、旋律和音响。莫泊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会

使他所描绘的事物带有符合于他的思想的本质的特殊色彩。”乔伊斯说得就更 

明确了：“……艺术家的人格也就慢慢渗透到那叙述本身中去，它像一片澎湃的

海洋绕着那里的人物和行动不停地流动。” 

如马凡的《蝶花恋·自序》,就很简练而周详地介绍了他在五十年代开始 

学习写作时的心态和动机。他正是出于这种“感情的冲激”，于骨鲠在喉，不吐

不快的情势下，发而为文，以“一般澎湃的热血”，演绎悲情，暴露黑暗，讴歌

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寄予对普通百姓悲惨际遇的怜惜与同情，并也以此显露

出他的创作才华。 

                                                        
[1]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43,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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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华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小说的影响，作家以

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调，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与人生，对社会底层的

芸芸众生的悲苦遭遇寄予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对恶浊的落后势力给以痛切的挞

伐。在马凡的文学起步时期，就受到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使得他的小说创作

充满着忧患意识和平民观念，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平民百姓的艰难处境，善于

从纷纭复杂的平民生活中选择那些令人悲切的生活断片，揭示出那些芸芸众生

的生活苦痛与无奈。《补鞋匠的死》里的李老爹依靠在街头补鞋为生，生意越来

越清淡，儿女小，妻子病，加之租赁的房屋破旧，不经风雨，使他苦恼不堪。

但是房主为了拆迁重建，要他搬迁，而他又无处可去，就施以诡计，把他告上

法庭。李老爹被逼无奈，气绝身亡。李老爹的人生悲剧反映贫富阶层的矛盾，

富有者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无视贫民的疾苦，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

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含冤而死，也没有人给伸张正义。这就从深层

次上揭示出贫民的悲惨遭际的渊薮，在于社会的分配不公，法律的倾斜，从而

使这篇小说被赋予深刻的社会内涵. 

语言与音乐不同。在音乐中，作曲家心理的每一微妙的波动都可以在乐曲

中得到对应的反应与表现。而小说家在叙述中常常感到一种语言的痛苦，小说

家不能像音乐家那样使用抽象的符号来直接表达自己的心理律动，而只能借助

非常具体的语句语言间接地来进行表达。“常喑语言浅，不如人意深。”作家常

常感受到这种悲哀。但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甘于处于这种痛苦的状况，追求

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正是这种努力。 

马凡曾谈到他在这方面的写作体会：“当我构思一篇小说时，除了不断揣摸

人物和情节外，还有意识地构思一种味道，也就是大家常讲的‘感情色调’。既

便是一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比较详细地出来了，我也不愿写；我在等情调。情调

没构思好，总感到写出的字也没有色彩。”马凡这里所讲的情调就是小说的叙

述语调。他等情调的过程，就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调来准确表达他的情绪态度

的过程。 

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统一的和谐的叙述语调，常常是衡

量这部作品艺术质量高下与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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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形成之前，情节、人物、形象、场景等因素在作家头脑中是散乱地

堆积着的，或者说，是以空间的画面形式呈现着的。如何使这一切形成有序和

谐的叙述，或变空间画面为一“线性”的艺术？除了选择素材、结构故事等等

之外，还要有一种独特的文体来转化这一切。犹如只有藉着一条河床才能形成

一条河，故事、情节、形象、人物等也只有藉着一种特定的叙述语调才能被组

装成一部小说。因此我认为叙述语调在作品形成过程中还体现了一种协调组织

的功能。它犹如一个盒子，它既可装进一些素材，又可把一些素材挡在外面。 

因为叙述语调是一个整体，从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可感到它的存在。因

此，第一句话往往起到一种定调的作用。有了第一句话，同时意味着作者对他

所表现的生活有了整体的把握，有了自己明确的态度。这时犹如水到渠成，艺

术家的人格、情感态度与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就会和谐统一在一起，“变成流

动的闪烁着光辉的叙述”。[1] 

 

第三节 人物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对人类语言基本特征的一个

经典性概括，深刻而全面，历来为人们所引用。它的意思就是说，思想和语言

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思想，思想不通过语言就

无法表现，语言脱离思想也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凡是思想能达到的境界，

语言都能直接充分地把它表现出来。 

上述是从一般意义上阐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作为小说创作中的文学语言

来说，它固然要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除此之外，它还得遵循文学艺术本身的

特殊规律。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

更主要的，它还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品格和素质：鲜明的形象性，丰富的情感

性，表情达意的准确性和透彻性。文学语言的这些品格和素质是为文学本身的

特点所决定的。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

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 

                                                        
[1] 刘亚伟.浅论小说的叙述语调——论文纲要[J].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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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人物形象，仅仅“正确”是很不够的，还需要个性化，活蹦鲜跳，有

血有肉；作家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沿着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顺势推

断。钻到人物的心里去，了解他，认识他，摸透他的思想感情和表达内心愿望

的个人思维方式，不是作家代替人物说话，而是让人物说自己的话。在马凡作

品中的人物语言与读者在心灵上共鸣，艺术感染力达到如此的程度，确实是难

能可贵的。不用如此强烈的节奏和语言，就无法显示人物在特定情势中的特定

感情。凌鼎年认为作家马凡的幽默，不是那种唱滑稽戏的硬噱头，我甚至觉得

他的这种幽默是从骨头里生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幽默感流溢于字里行间，很有

点像上海说唱中的“冷面滑稽”，他自己一脸严肃，讲述的也是一本正经的严肃

故事，却又在不经意中忍俊不禁。这实在是大幽默，其中哲理堪可玩味。马凡

的调侃幽默有三：（一）轻松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幽默。（二）沉重的幽默，

对在社会 底层讨生活的虎叔来说，这玩笑开的大了些，开的残酷了些，简直

是带泪的玩笑，同样是幽默，这则幽默深沉得使读者压抑， 多是苦笑一声。

（三）讽喻性的幽默，这种幽默在调侃、讽刺的笔调中产生，在此幽默的背

后，有表露作者劝世、喻世、警世的意向。由于马凡有摄影嗜好的缘故，他有

一双有别于人的洞察社会的眼睛，他对社会负面有特别的敏锐的感触，他善于

发现生活中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印象，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捕捉这种镜头。摄影

是 客观、真实的，可能受此影响，马凡用笔为社会留档，解剖社会时一点不

遮遮盖盖，让生活的真实完全裸露在读者面前，有些描写真实得令人心颤。因

有忧患意识，也就派生出了他的批判意识。[1]特定的人物语言，配合特定的情景

势态，体现特定的社会气氛和人物情绪，这就形成了小说中的语境。要说语境

的艺术感染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马凡的小说很注重语言的优美，并以此来渲染环境，抒发情感。如在《高

山日月》的开头，作家对山寨的夜晚是这样描绘的： 

“入夜，山寨一片宁静寂寥，只有蛙声虫鸣，此起彼伏。它们像齐心合力

演奏着一首小夜曲，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睡在帐篷里，听在心坎里，享受

一片清宁的心境。银色的月光，撒洒下一片白茫茫的光辉，使整个山寨沐浴在

                                                        
[1] 司马攻.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凡文集——泰国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351-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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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似水的爱抚中；像娇羞的姑娘头在爱人的怀抱里，在夜色中，看去若隐若

现。”[1] 

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山寨的优美环境，制造了氤氲的氛围，为小说主人公

进入深山摄影采风进行了思想的铺垫，同时也以这种优美宁静的环境为以后所

描写的剿毒斗争埋下伏笔，更加反衬出剿毒斗争的激烈、艰苦和复杂。 

《高山明月》前一段作者伏笔描写高山地，看来是一片和平、安祥的境

遇；其实却不然，它的背后蕴藏着即发的战火…… 

“在黎明前刻，天地还是一片昏黑。高英的士兵像荒野的鬼魅般蠕蠕而动

趴下山去，埋伏在营寨前不远的隐蔽处，等待太阳在东面山头升起时，一声令

下就可开火了。部队的战士似乎带有作战之前的冲动与紧张；大伙儿握着枪，

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营寨中的活动。看着李老夫营寨前两三个放哨站岗的士兵，

不断地抬头仰天打呵欠。有的着抽出烟支点燃了火抽起来，吐出一口口烟雾。

山地黎明前的雾露特别浓，营寨笼罩在一层层的雾气中。冯天对这一幅山寨晨

雾中迷人的图景，手痒痒地多次想按下快门，但恐怕快门清脆的声响，会惊动

营寨前的哨兵，就忍下来握紧相机藏在大石后。他像一个战地记者，准备在战

争中，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2] 

《战地情》中对西贡街头临战环境的描写很有典型性。如，三五成群的兵

士“在大马路上人行道的地方，摆叠着沙包阵地，架上机关枪，上了子弹，严

阵以待”，铺子店面“在人行道上都布防了铁丝网儿，把整个店子蔽住”，等

等，不用过多的笔墨，西贡临战前的恐怖、紧张气氛就被烘托出来，使每个未

经其境的读者也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在《狗仔的梦》的结尾，作家以独立的一

节描写了这样的景物：“天边残存了几抹淡淡的云彩。天就要黑了。这时，忽

有一种熟稔的摇铃声，从远处的街道，慢慢地传来……”这个结尾犹如电影中

的空镜头，以形象的画面暗示出狗仔的同伴们在儿童节这天痛快地玩了一天，

都回家休息了，可是他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沿街摇铃卖冰棒。这个十多岁的孩子

                                                        
[1] 司马攻.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凡文集——泰国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199 页. 
[2] 司马攻.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马凡文集——泰国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206-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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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艰难处境，借助于这种景物的描写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的感

情流向也自然地渗透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职业、气质、文化教养等等都

是不同的，他们各人的个性风貌自然也有区别。作为透露性格的一种标志，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方式、语言口吻。不同阶层中的人物的语言固然有明显的

区别，就是同一阶层中的人物语言也不完全一样。这个真理，二千多年前的亚

理斯多德早已说得很清楚：“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

不同的表达方式。”个性化、生活化的对话，很能扣动读者的。 

俗语说：“言为心声”。人的心灵是一个深邃莫测的内在世界，他对生活中

的各件事都会作出反应。对话中透露人物的心境、心态、心绪、心理，常常是

复杂微妙、变化万千的，有时甚至连人物本身也未必明确意识到。对话中有明

台词，也有潜台词，潜台词隐伏在明台词的背台，可让读者自己去琢磨。[1] 

                                                        
[1]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14,321,319-322,326 页. 

 
 
 
 

 
 




